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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人类学视域下的《呼兰河传》研究 ①

荆莹莹，彭在钦
（湖南科技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湖南 湘潭４１１２０１）

摘　要：萧红的小说《呼兰河传》以回忆性叙述呼兰河城的东北故乡往事。这部小说不仅语言质朴，文字优雅，而且
叙事从容，从对琐事的叙述发掘出深远的内涵。萧红以其细腻的思维，勾勒出一个极具特色的东北乡，完成了对东北地

区文化进行形象阐释和书写的义务，同时，这也是一部精彩的地方民俗学画卷，在这里，通过萨满教宗教仪式，我们看到

整个东北乡土缩影，同时也引发了对生命和人性的深刻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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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呼兰河传》的东北地区地方性知识书写
《呼兰河传》中，萧红给读者呈现了一个极具地方性知识的呼兰河东北乡。这里有“我”和祖父的后

花园，有形形色色的人和东北地区始终脱不掉的“冷”。

第一章里，萧红就让呼兰河城气候的“冻裂了”抢先登场。“严冬一封锁了大地的时候，则大地满地

裂着口”，“水缸”“井”甚至是”房子“也都被冻住了，封住了。除了气候的冷，呼兰河城地理上的“冷”也

是作者着意表达要点之一。“地理上的呼兰河为松花江支流，位于黑龙江省中部。源出于小兴安岭，上

游克音河、努敏河等支流汇合后称呼兰河。”而呼兰河城就是依托这条河流的一个“并不怎样繁华，只有

两条大街”的小城。每条小街不过都是学堂和药铺、盐铺还有牙铺，就连学堂也是在破败了的龙王庙和

城隍庙里开设。

有别于虚构和想象式的书写，《呼兰河传》是萧红回忆她小时候的经历和生活的。也不同于人类学

家的民族志和风俗志写作的理性分析，《呼兰河传》则是通过故事和人物构造体现了东北的地方性知

识。在文中，我们不止一次的看到“冻裂了”“家雀”“死脑瓜骨”“毛子人”“韭菜馅饺子”“打狗饽饽”

“酱缸”“打梆子”“跳大神”“冰溜子”“黄米粘糕”等字样，还有对本地人生活习俗和风土民情的描写，他

们对“跳大神”这一民俗的热衷和对待人生虽淡漠又顽强的态度，为读者展现了一幅关于东北呼兰河城

的地方性知识图景。

虽然《呼兰河传》的地方性知识并不是作者的写作动机，但萧红生于东北地区，并在此生活成长度

过了自己的童年时期，自然在写作中体现了大量的东北地区的地方性知识。东北地区现在指的是黑龙

江、吉林和辽宁三省构成的区域。其气候范围相当于我国的寒温带和温带湿润半湿润地区，因而自然景

观上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冬季寒冷，春夏气温不高。正是这样的气候造就了《呼兰河传》里与众不同的

“冷”。比如形容冬天冷，作者轻巧地提到“大地被冻裂了”，“盛豆腐的方木盘贴在地上拿不起来了”，

早晨起来，房子被冻得“竟推不开门了”。这样的描述让读者大概懂得了东北究竟是一个怎样的

“冷”法。

除了呼兰河城的“冷”，萧红最钟情的莫过于和祖父的“后花园”了。后花园是“我”童年的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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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五颜六色，“花园里面明晃晃的，红的红，绿的绿，新鲜漂亮”；这里到处洋溢着淡然、闲适、自由的气

息，“倭瓜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黄瓜愿意开一个黄花就开一个黄花，若不愿意，也没有人问它”；这里是

我和祖父两人的世界，祖父笑眯眯地看着我玩闹，任我自由自在的成长，自由自在的玩耍。而我和祖父

的和谐正和园中一切生物顺其自然的生长相辅相成，遥相呼应。东北地区自古以来地广人稀，因气候和

地理位置有着丰富的物产，民风更是以大方和淳朴著称，自古以来就是帝王的狩猎围场和天然的大花

园。而萧红笔下的小花园，更是东北地区这个大花园的映衬，衬托出了以呼兰河城为代表的东北地区独

特的环境和生活状态。

《呼兰河传》没有特定的主人公，而民俗却是贯穿始终的。在讲述东二道大街的泥坑时，得知农业

学校校长的儿子掉进坑里，人们便议论纷纷，说是惹怒了龙王爷，就已经将呼兰河人对待生活的另一种

态度引入读者视线。而第二章介绍的“跳大神”“放河灯”“四月十八娘娘庙大会”等则深切体现了呼兰

河人的精神世界。小团圆媳妇的是否“出马”更是让呼兰河民俗的描写直接成为小说的主题内容。总

此种种，萧红在《呼兰河传》中描写的民俗大概分为因节气而形成的礼仪民俗、世代传承的信仰民俗和

因生活遇到困难而亟待解决的生活习俗。东北地区历史上也是多民族聚集地，每个民俗都有着自己的

宗教信仰，正是这样的历史环境使得东北地区盛行以“神舞”为名的宗教歌舞，也即是今天所称的“萨满

教”。萨满教据史料记载由来已久，“早在三千年前满族的远祖肃慎人就开始信仰萨满教”，《呼兰河传》

里的民俗描写，正和萨满教相吻合，可以说《呼兰河传》关于民俗宗教的描写，为民族宗教提供了活的文

本资料。这也是《呼兰河传》书写地方性知识的体现之一。

２　“跳大神”“扎彩人”的仪式内蕴：人类史前文化传递的载体
“民俗文化是指沟通民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反映民间社区的和集体的人群意愿，并主要通过人

作为载体进行世代相沿的生生不息的文化现象。”［１］《呼兰河传》就是这样一部不可多得的作品，作者通

过人物叙事充分描绘了东北别样的民俗特色，而当民俗沿袭久远，就成了人们集体无意识状态下的“仪

式”，比如在呼兰河城里，生病了就“跳大神”驱鬼，新入门的小团圆媳妇生病就要“驱鬼”“出马”等等，

这就是呼兰河城的“仪式”，既是“仪式”的展现，也是“东北民俗”的多元呈现。

相信人死后，灵魂依旧存在，就要到地狱里面去，相信灵魂和肉体可以分离的，这是中国文化一直信

奉的理念。正如呼兰河城里，人们相信人死了魂灵要去地狱里边去，但是地狱没有人间的房子、衣服、

马，因此“活着的人就为他做一套，用火烧了，据说是到阴间就样样都有了”，扎彩人和扎彩铺就这样出

现了。扎彩铺简直无所不有，“大至喷钱兽、聚宝盆、大金山、大银山，小至丫鬟使女、厨房里的厨子、喂

猪的猪倌，再小至花盆、茶壶茶杯、鸡鸭鹅犬，以至窗前的鹦鹉”，全部都有。而这一切正是人们心中根

深蒂固的相信“人死后灵魂进入地狱”的心理暗示，在长久的沿袭中不断在人的心理加深，在人死后，担

心亲人在“那边”过得不好，用火烧“房子”烧“衣服”烧“钱”，这正是近乎仪式的民俗。

除了“扎彩人扎彩铺”，呼兰河城还可以请人“跳大神”治病。文中第二章，讲到呼兰河城的精神生

活时，萧红首先提到了“跳大神”。

先说大神。大神是会治病的，她穿着奇怪的衣裳，那衣裳平常的人不穿，红的，是一条裙子，那裙子

一围在她的腰上，她的人就变样了……大神拿了这鼓，站起来就乱跳，先诉说那附在她身上的神灵的下

山经历，是乘着云，是随着风，或者是驾雾而来，说得非常之雄壮［２］。

　　此后在老胡家老太太生病请人“跳大神”驱鬼、小团圆媳妇害病屡次请“大神”等等，都使读者对“跳
大神”这一独特仪式有了深刻的印象。跳大神是东北少数民族在漫长历史过程中形成而沿袭的一种原

始宗教，也即宗教学上萨满教的仪式活动的一种。萨满教一词源自西伯利亚的满———通古斯族语的ｓａ
ｍａｎ一词。“人类学中专门研究萨满教的专家哈利法克斯（ＪｏａｎＨａｌｉｆａｘ）归纳说，萨满———巫术的基本
特征有如下四个方面：一种对幻想的追求，或者分解与复原的体验；出入上中下三界的能力；进入迷狂出

神状态的能力：医疗能力以及在社群与非常态的世界之间沟通的能力。”［３］而呼兰河城里的“跳大神”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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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最为明显的则是第四个方面。从某种意义上说，《呼兰河传》是在讲述一个关于东北少数民族原始宗

教在东北广大地区沿袭演变的故事，而文中的“大神”则是作者极力塑造的变质了的让现实变得“苍凉，

幽渺，真不知今世何世”的人物。在现代视野下，“跳大神”代表的是一个渐渐消失的梦，这个梦因为过

于遥远而变为愚昧人的物质手段，而变得更像人类原始时期的神话，在这个神话里，仪式就成了传达人

类精神财富的重要工具，其连通的是极深的人类史前文化智慧渊源。在呼兰河城“跳大神”过程中，胡

家婆婆花大手笔为小团圆媳妇请“神”喊魂，可以看出民俗和人类信仰掺杂在一起产生的巨大作用，通

过仪式深刻传达。

３　呼兰河人的象征及人性内核：逆来顺受与暖性叙述
呼兰河城里没有一个中心主人公，这里生活着形形色色的人，从东二道街的淹死儿子的王寡妇，到

扎彩铺的活计，从粉房里晒粉唱歌的人到磨坊里的冯歪子嘴，从动不动就要自杀的有二伯到在“我”童

年就存在的老厨子，还有伴随“我”整个童年，陪伴我成长，和我拥有一个后花园，教我诗词的祖父。作

者眼中的呼兰河城，人并不是城里的主人，但人人又衬托在城里，充满在城里，人生就是这样你存在我我

存在于你的真实的温情的存在。呼兰河城的冬天是冷的，在这个小城里生活的人们，按照他们对待生命

的方式，逆来顺受平静地活着，“生老病死也都是一声不响地默默地办理”，同时也有人面对人生苦多乐

少而“自以为得意”，也有人在绝望之时却生出无限责任之感，顽强地活下去。

文中讲到东二道街的王寡妇平静地生活着，突然有一天自己的独子溺水而死，虽然此后王寡妇疯

了，却也还是“平平静静地活着”，诸如此类如染缸房年轻学徒被淹死、造纸坊里饿死的私生子等，都平

静漠然地对待生死。正如作者所说，“生、老、病、死，都没有什么表示。生了就任其自然的长去；长大就

长大，长不大也就算了。”“我”家荒凉的院子里住着“漏粉的”和磨坊的冯歪子嘴。漏粉的每日乐此不疲

地捡蘑菇做粉条，拉起胡琴打梆子，虽然每天都要面对房子塌掉的危险，却也能苦中作乐，“逆来顺受，

你说我的生命可惜，我自己却不在乎。你看着很危险，我却自己以为得意。不得意怎么样？人生是苦多

乐少”，冯歪子嘴在漫长的打磨中却突然有了孩子和媳妇，却又突然死了媳妇，丢下两个孩子，他却“并

不像旁观者眼中的那样的绝望”，反而认为“在这世界上，他一定要生根的。要长得牢牢的。他不管他

自己有这份能力没有，他看看别人也都是这样做的，他觉得他也应该这样做。”

萧红笔下的每一个人都是真实的，现实的，“她没有同时代作家那种秉持着线性历史观的乐观昂

扬，也没有在假太空的解决方案中寻找心灵的避难所，而是直面自然荒原中的人的主体性被剥夺之后备

受束缚的命运悲剧和苦痛不堪的生存真相。”她看着呼兰河城人近似于呆板的日常生活和漠然的生命

意识，她关注着贯穿于她童年时代的人和事，对普通人逆来顺受面对生死而产生强烈的生命意识。同

时，她又沉浸在后花园里，在祖父的爱护下自由自在成长，此时的萧红看到呼兰河城人又是充满“暖性”

的，在后花园里，在我家的贮藏室里，在冬天躺的热炕上，都是祖父带给“我”暖性时光。而这暖性，让萧

红更为关注人的命运，更加注重探讨生命和人性的价值。

《呼兰河传》中形形色色的呼兰河人是中国东北乡土人生的真实写照，是底层民众灰暗、浑蒙、荒蛮

却也不失善良和暖性的象征。萧红对待人生之思的广度、深度和厚度更带有冷暖的温度。人性在不同

的文化形态中有不同的表现，人性是文化的镜子。在呼兰河人的身上，我们看到生死的逆来顺受，也看

到了人性的暖性，与祖父在一起的短暂的快乐时光该是萧红对待生命思考最终精神归宿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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